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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四川东部达州地区童谣为例，童谣大致分为游戏性童谣、教育性童谣、趣味性童谣和安慰性童

谣，并分别承担了娱乐、教育、社会规训和安慰等功能。从达州童谣的口头文学和叙事文本两方面来看，

其叙事视角和叙事语言都隐藏着成人世界的规则，童谣创作到传播的过程实际上是成人意识形态集合的

过程，童谣也因此具备了更加深刻的内涵和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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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谣是一种以儿童为本位的口头创作，适应
儿童的生活经验、心理特点和审美趣味，并在儿

童日常的交流环境中传播。因此，它通常具有篇

幅短小、朗朗上口并兼有趣味性的特点。表面上

看来，充分社会化后的成人大多难以理解童谣的

趣味性，因为儿童的审美意识与原始思维相通，

非科学性、非逻辑性和虚幻性是它们最主要的特

征，篇幅短小易读的特点也使许多童谣难以作为

完整的叙事存于成人世界中。但实际上，童谣的

创作主体为成人，是成人所理解的儿童生活与儿

童审美意识的体现，如郭沫若在 《儿童文学之管

见》中所说： “儿童文学，无论采用何种形式

（童话、童谣、剧目），是用儿童本位的文学，由

儿童的感官以直訫于其精神堂奥，准依儿童心理

的创造性的想象与感情之艺术。”［１］其中含有成人

对于儿童接受社会化过程的期待。由于儿童难以

一次性接受多而深的信息，童谣对儿童的引导、

提升往往就体现在它短小散碎、甚至缺乏逻辑的

故事中，并在儿童的成长中屡屡回响，随着儿童

逐渐融入社会被理解和补充完整。可以说，童谣

不但具有叙事性，而且它的叙事性能够跟随作为

接受者的儿童一起成长，那童谣在创作之初就必

然具有一定的预设性和发展空间，引导儿童自身

去进行填补，并在这个过程中顺利地走向成人。

本文便以四川达州地区流传的童谣作为案例，解

析其中的叙述学价值及其叙事性的部分面向，以

期呈现达州童谣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价值、社会

意义和美学空间。



一、达州民间童谣分类与其功能性叙事

达州地区的民间童谣大致可分为四类，即游戏

性童谣、教育性童谣、趣味性童谣和安慰性童谣。

这些童谣共同的特点是具有巴渠地区的地方性色

彩，在用词遣句上多以方言为主，同时与达州当地

的地方性事物和日常生活习俗相关联。长期以来，

由于达州地处川东北，具有连接巴山山脉且多山地

的地理特点，儿童的成长环境相对闭塞，陪伴儿童

成长的童谣与平原地区的童谣相比，更具地方特

色，被巴山渠水辖制在较集中的传播范围里。从这

一点上可以说，达州童谣基本需要以达州话念读才

能压到正确的韵脚，并伴有达州当地的一些土俗和

社会规则，呈现出巴渠区域的某些性格特点。这些

特质引导儿童能较早了解当地的语言环境和社会交

往规则，将个体顺利带入到当地社会所共有的某种

文化场域当中。因此，许多童谣在叙事过程中所选

择的叙事语言、叙事角度都是有其功能性的。

（一）游戏性童谣

贝内克指出：“人在幼年期，游戏在儿童身心

的发展上比学习有更重大的意义。”［２］这个时期的

儿童尚未真正接受社会性教育系统的引导，理解力

薄弱、心理幼稚的同时又有认识世界的欲望，游戏

就成了解决这类冲突的最好方式。

儿童的游戏有象征游戏和规则游戏两大类。象

征游戏指用具体的游戏动作去模仿生活中的某些场

景和行为，达到引导儿童了解生活的作用。如渠县

的童谣 《翻豆腐》，就是对巴渠民间制作豆腐的一

种模拟。游戏通常是两个儿童面对面拉手，边唱此

歌边从双手围成的圈子里翻转身体钻出，翻几次就

唱几次，一唱一和，达到游戏的目的。

唱：哪边高？和：这边高。

唱：哪边矮？和：这边矮。

唱：豆腐翻几块？和：豆腐翻七块。①

巴渠人民做豆腐的步骤是等豆腐冷却定型后再

翻面取出，这首童谣和搭配的游戏同制作豆腐的行

为高度类似。达州下辖的渠县、大竹等地都盛产豆

制品，在生活水平不高的过去，许多孩子都会看到

父母或街坊做豆腐的场景，甚至稍大时还会参与到

这一活动中。因此这首童谣是巴渠儿童通过游戏性

童谣熟悉生活的案例之一，即在简单的唱和中学习

翻豆腐的步骤。

规则游戏则是指在游戏过程中必须遵守一定

的规则，否则便受罚或失去游戏资格，是一种社会

性较强的游戏。在万源市采集到的 “捻中指拇”

游戏就属于规则性游戏的一种。游戏中需有一人将

右手五个手指头捏紧，左手将右手攥住，只露出右

手五个手指尖，然后让其他人猜测哪个是中指并将

那个指尖捻出来。握指拇的人要善于伪装，使对方

捻不到真正的中指而受罚 （多是打手心或才艺表

演等）；猜指拇的人要善于识破伪装，捻到中指而

使对方受罚。猜指拇的人待对方握好手指后，便开

始边点手指尖边唱：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老虎要吃人，黑了就关门。

门对门，虎对虎，恰好捻到中指拇。②

唱罢迅速捻住指拇，对方松开左手公布答案。

规则游戏及相关童谣无疑是使孩子最快理解社会的

规则性和奖惩制度的方式。如这首童谣中，不只是

简单地为游戏打节奏，还将双方比作 “人”和

“虎”，握住指拇的左手就是 “门”。如果老虎在门

外没选中正确的人，则要被人 “打”，即受罚；如

果人没有藏好自己而被老虎猜中，人就要被

“吃”，也象征受罚。因此，这首童谣叙述了一场

人虎对峙的故事，游戏的结果则决定故事的结局。

这种叙事方式使简单的游戏也因具有故事性和未知

性变得更加生动有趣。

（二）教育性童谣

有一类将游戏与教育相结合的童谣，例如边唱

边画的童谣游戏。这类童谣需要儿童边唱童谣边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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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歌词画出图案，以其中在四川地区最广为流

传的 《丁老头》为例，童谣唱完，一个 “丁老头”

便画完了。其词曲版本众多，在此取达州市区流传

的版本：

一个丁老头 （画 “丁”字做鼻子）

欠我两个蛋 （画两个椭圆做眼睛）

我说三天还 （画 “三”做额头皱纹）

他说四天还 （画 “四”做嘴巴）

还你一个蛋 （画大椭圆做脸）

三个油条３角３（画竖 “三”做头发，左

右 “３”做耳朵）
一张油饼 ６角 ６（画椭圆做身体，左右

“６”做手）
两根油条８角８（画两竖做腿，两个 “８”

做扣子）①

这类与画图游戏相关的童谣，在歌词的每句都

教导了儿童相应的画图步骤，用儿童可以理解和描

绘的简单数字和形状，例如 “三”“饼”“蛋”等，

组成一个与现实事物相似又不失趣味的图案。其中

的叙述多带有逻辑性和故事性，且和所画对象紧密

相连，不仅加强了儿童对文字、数字的记忆和使

用，还锻炼了他们对具体事物形象的认知。所以这

类童谣当中的叙述，上至一词一句，下至每个句子

的前后联系，都带有较强的功能性。

在过去，巴渠地区生产水平较低，儿童缺乏受

教育的机会，且大多数劳动者不识字，教育性童谣

就成为他们教授子女在道德、法制、审美和情感等

方面的口头教科书。为了让儿童较快地理解潜藏在

童谣中的教诲，这些童谣大多为第一人称叙事，往

往会叙述出一个场景或一段行为模式，并在歌词中

对这类行为进行肯定或否定，使儿童可以将自己代

入其中，以此达到对儿童的教育目的。比如在给小

孩子们分东西吃的时候，大人想要孩子学会和睦相

处、平均分配、谦让他人的概念，就会教孩子

们唱：

排排坐，吃果果。

你一个，我一个，妹妹不在留一个。

不嫌少，不争多。

吃完了，笑呵呵。②

再例如，达州山多渠多，儿童从小就被大人带

着上坡下坎，这种时候，大人就会教孩子们唱：

小弟弟，小妹妹，上坡坡，下坎坎。

互相照顾慢点点，不要滚到冬水田。③

有一些童谣是以嘲讽的口吻唱出对不良行为的

厌恶，以此来规范儿童的行为。比如 “羞羞脸”

动作通常就配合童谣进行，即其他人会边用食指刮

脸边唱童谣，以示对做出不文明行为的人的羞辱，

这个动作就叫 “羞羞脸”。当儿童随地小便或尿湿

了衣服床铺时，他就可能会被周围的人进行 “羞

羞脸”，同时唱：

“羞羞羞，打斑鸠。打到外婆的屋檐沟。”④

“羞羞羞”后接 “打斑鸠”，一是为押韵，二

是对男孩子随意小便行为进行语言上象征性的惩

罚。因为在巴渠地区，鸟雀、斑鸠等意象常被用来

指代男性的生殖器官。这六个字的简单叙述就完成

了对儿童潜意识因为没有遵守小便规则而被惩罚，

且惩罚的对象正是其小便部位的描述。无论是对涉

及小便这种基础生理行为的规训，还是对其性器官

的象征性惩罚，都会使儿童产生羞耻感。所以，这

首童谣配合 “羞羞脸”的动作，还被广泛地使用在

其他对儿童行为的纠正上，因为它被发现比其他言

辞上的惩罚更为有效，且用 “斑鸠”替代性器官，

使这首童谣更为含蓄地融进大众的日常话语中。孩

子便会在这样的群体氛围里逐渐习惯规则的束缚。

也有许多童谣的叙述是对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

识的传授。过去达州地区以农业生产为主，生产力

发展水平较低，当久旱无雨时，成人便以儿童的口

吻编写童谣让儿童演唱，以期儿童的幼小纯真打动

上天：

老天爷，下大雨，保佑娃儿吃白米。

白米香，白米甜，蒸个甜糕好过年。［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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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谣不但使儿童了解了风调雨顺与实际生活的

重要关系，而且还一并将乡土社会的祭祀观念传达

给了儿童。

类似的还有在临近过年时，小孩子传唱的：

红萝卜，抿抿甜，看到看到要过年。

细娃儿要吃肉，大人没得钱。

老汉儿只有去拉船。①

这首童谣的流行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五六十年
代，其流行的原因正是因为当时生活水平较低，许

多家庭过年买不起糖和肉，只好让小孩吃红萝卜，

夸大它的甜味，以一种自嘲和自我安慰的口吻叙述

生活条件的困难，使儿童了解到父母的艰辛。

在达州大竹等乡下，大人会在腊月三十晚上带

着孩子去摸竹子，边摸边唱：

竹儿爹，竹儿娘，一年长成竹儿王。

你也长，我也长，我和竹儿一样长。②

歌词里以竹子长得又快又高的特点联系到儿童

的成长，具有相似律的特点 （而摸竹子的行为又

有接触律的成分）。这类童谣不仅教导儿童学习自

然事物的特点和规律，还有指导性的仪式存在其

中，对儿童来说充满幻想和趣味。如许多人类学家

所持的观点，儿童的思维颇有和原始人类相通之

处，正在于此。

（三）趣味性童谣

达州人民性喜戏谑，性格火暴，言谈中常有幽

默粗俗之处，难登大雅之堂，但实际上，土俗的趣

味是劳动人民生活智慧和艰苦环境下乐观精神的反

映。所以，这种集体性格也被放置到许多童谣中，

其中往往比其他地方的童谣有更多的方言土语和粗

话，并叙述一些人事物景的丑拙鄙陋来达到诙谐的

效果。出名的童谣如 《方脑壳》，就是叙述 “方脑

壳”这一人物的丑态作为取乐：

方脑壳，哈戳戳，不拐弯，走直角。

火车来了跑不脱。③

还有一首 《老太婆》与其类似，叙述了一个

裹小脚的老太婆的遭遇：

老太婆，尖尖脚，汽车来了跑不脱，乒里

乓啷跳下河。④

这首童谣中可以看到叙述者更鲜明的年代背景

和文化背景，暗示了 “裹小脚”等封建习俗不容

于 “汽车来了”的新社会。

还有一种用顶真的手法叙事的童谣，其间杂入

一些针对对方的粗话来达到诙谐的效果。比如

《踩脚歌》，儿童由于身体尚未发育完全，时常出

现站立不稳踩到别人或被别人踩的经历，这个时

候，被踩到脚的一方就会唱：

踩了我的脚，啷哎说？

进医院，贴膏药！

啥子膏———牙膏！啥子牙———豆芽！

啥子豆———豌豆！啥子豌———台湾！

啥子台———抬你妈妈进棺材！⑤

加入粗话，不仅达到了报复对方踩脚行为的目

的，还对初学语言的儿童来讲别有一种禁忌的趣

味，满足了他们原始思维中想要反击他人的欲望，

加强了他们对当地方言土语和语言环境的了解。顶

真的使用则使较长的篇幅和较多的词汇更易被儿童

记住，富有节奏感。所以，这几乎是一首在达州地

区成长的人都会唱的 “踩脚歌”。

（四）安慰性童谣

安慰性童谣是所有童谣中最基础的一类，它承

担了成人创作并演唱童谣时最基本的诉求，即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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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在儿童伤心哭泣时，为了使儿童迅速忘掉伤

心事，大人总在逗笑儿童的一刹那唱道：

又哭又笑，黄狗飙尿！

鸡公打锣！鸭儿吹号！①

中间没有一段完整的故事，黄狗、公鸡和鸭子

的形象好像也毫无关联。但这首童谣总是能将儿童

逗乐，使他们忘掉伤心的事，究其原因在于它叙述

了一个颇为滑稽的场景，即在同一个画面里，儿童

的又哭又笑和黄狗飙尿、公鸡打锣、鸭子吹号一

样，是混乱吵闹而违背常理的，因此所有打破常理

的事汇聚在一起成就一种滑稽的谐趣，迅速地使儿

童转移了注意力。

催眠童谣也是安慰性歌谣的一种。在达州地

区，带有方言土语色彩的摇篮曲有很多，都是母

亲、祖母等长辈为哄儿童安眠所创作。歌词简单，

富有节奏感，描述画面也多与表演者和接受者的亲

人之爱有关，温馨柔和，使儿童容易入睡。

摇一摇，摇一摇，摇到狗儿睡觉觉。

摇一摇，摇一摇，捡柴烧，挑一挑。

卖了买个花帽帽。

摇一摇，摇一摇，摇到狗儿睡觉觉。［３］

达州地区的童谣大致就分为以上四类，其中每

一类的叙述方式都有其功能性。但需要注意的是，

许多童谣并不只局限在某一类中，或者说，这种分

类只是初步的，并不能准确地区分所有的童谣。例

如 “又哭又笑”一首，既有安慰儿童的功能在，

也兼有趣味性童谣的特点，因此不能简单划分。

二、达州民间童谣的叙事语言和叙事视角

通过上述对达州童谣的分类和列举，可以明晰

地看到童谣作为当地口头传统的一部分，具有两个

可发掘的方面：一是作为口传文学本身的童谣在演

唱和口头传播时的具体情况，即它的口头性；二是

达州童谣被相对固定地保留下来之后作为叙事文本

的方面。

童谣的口头传播与在口传文学研究方面更加主

流的史诗、民间故事有着相当大的差别。首先从讲

述人和受述人二者的关系来看，童谣的传播链通常

是由成人向儿童一对一的讲述，再由儿童传播到其

周围的儿童群体中。这里的成人与儿童往往具备某

种情感或亲缘关系，成人对儿童演述童谣时暗含某

种教育性目的，期望作为受述者的儿童能尽快脱离

原始的思维状态，顺利进入到成人的世界中去。这

条传播链的持续非常稳固，跨越了某种时间的桎

梏。因为只要儿童能够顺利长至成人并进入繁衍后

代的环节中，某些他在幼时从成人那里接受的童

谣，就有机会被传播到他的下一代那里去。所以和

史诗等不同的是，童谣并没有相对集中的某个传承

人，它以活态的方式存在于每一个家庭单位中，传

播范围广且以单线传播为主。而由单个儿童传播到

群体的部分，则是对前者的补充。所以归根究底，

童谣的讲述人主体为成人，而受述人则是儿童。其

讲述场域以家庭为主，在幼儿园等学龄前儿童的教

育场所出现后，幼儿园老师则替代了一部分原本属

于家长的职能，成为童谣的讲述人。

另外，因为童谣的接受者是儿童，其叙事语言

就要为儿童所接受。从上述列举的语言符号可以看

出，达州童谣多以三字为一句，多不过七字，便于

儿童理解记忆。其选词，无论是名词、动词还是拟

声词，都与当地日常生活环境和语言环境统一，如

达州常用的 “竹儿” “抿抿甜” “幺儿” “狗儿”

等。在讲述人向儿童演唱童谣时，有时还会搭配上

表情动作作为童谣的补充，实际上，这类童谣中的

非语言符号和童谣的语言符号一起构成其叙事语

言，两者互相补充，加强了儿童对当地地方性文化

知识的接受。例如 《踩脚歌》中必定有 “踩到脚”

动作的发生才会开始 “踩脚歌”的演唱，甚至在

唱完最后一句报复对方的粗话时，演唱的小孩还要

踩对方一脚以示反击，作为整首童谣的实际结束。

在达州地区，母亲等长辈哄幼儿入睡时，习惯将幼

儿抱在怀中，并以手轻拍幼儿的背，嘴里有节奏地

念：“哦哦喂，哦哦喂。”这段行为被称作 “哐”，

源于手拍击的声音，后来其适用范围扩展到任何儿

童需要长辈安抚的时候。在演唱催眠童谣时，演唱

者往往伴随 “哐”这个动作，随着童谣有节奏地

轻拍儿童。有一些催眠童谣直接将这个动作加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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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中确定下来，比如上例催眠童谣还有一个变

体，即：

摇一摇，摇一摇，摇到狗儿睡觉觉。

摇一摇，睡一觉，捡柴烧，挑一挑。

卖了买个花帽帽。

哦哦喂，哦哦喂，哐到狗儿睡觉觉。①

证明童谣的叙事不仅仅是靠语言符号完成的，

还有非语言符号的加入。它们互相作用使童谣的叙

事语言趋于完整。

至于达州地区某些童谣被相对固定地保留下来

后，其作为叙事文本来说也有值得探究的空间。以

文本的姿态呈现时，童谣本身的叙事视角更为清

晰。第一人称叙事常被使用于具有某种教育性目的

的童谣中，便于儿童传唱童谣时将自身代入童谣所

述情景，起到教育自我的作用。比如 《我要学打

鼓》一首：

一二三四五，我要学打鼓。

打鼓怕用力，去学编斗笠。

斗笠孔孔多，又去学补锅。

补锅难得铲，又去学补碗。

补碗怕打烂，改学补鼎罐。

鼎罐黑乎乎，又去学杀猪。

猪儿杀不死，长了白胡子。②

这首童谣把 “我”代入到生活中的一类典型

人物中，这类人工作怕吃苦，难持之以恒，只好不

断换工作，妄图不劳而获，最终一事无成、垂垂老

矣。最后 “白胡子”的结局警醒了 “我”不要成

为这类人。

达州童谣中也有第二人称叙事的类型，通常是

为了将受述人代入到情景中，作教育对方、规范对

方行为或指责对方之用，例如万源市搜集的一首童

谣，用来对乱吐口水的人进行批评：

吐口水，害百癞，死得早，烂得快。

别个把你当狗屎卖，把你挑去浇白菜。

白菜好，逗人爱，你来买菜没人卖。

怕你乱吐惹起癞。③

第三人称叙事则不在叙述中强调 “我” “你”

的存在，而是专注于叙述他事他物，通常用来传达

自然知识，或描述某种场景作逗趣之用。前者如

《大公鸡》：

大公鸡，两个脚，红尾巴，绿脑壳。

深更半夜就叫起，从早叫到太阳落。④

后者如趣味性童谣中的颠倒歌：

三十晚上大月亮，贼娃子出来偷水缸。

聋子听见脚步响，瞎子看到翻院墙。

哑巴喊到莫忙走，掰子起来撵一趟。⑤

但无论是哪一种叙事视角，因为童谣的民间性

和口头传播方式，它的真实作者以成人为主，其受

述者当然是儿童，叙述者身份则依童谣的类型和演

唱情况而定，既有成人，也有儿童。而真实作者在

创作童谣时假定的隐含读者，则是接受童谣内容规

训、可以达到其预期反应的儿童群体。最值得讨论

的是其隐含作者的状态———在某些童谣中，作为成

人的作者有意无意地将来自成人世界的意识形态、

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置入其间，儿童对此很难察

觉。实际上，作者通过隐含作者在童谣中创造了一

个成人的世界，超出了大部分儿童的接受范围。也

许只有直到儿童成长并与成人世界的社会规则、文

化水准逐一趋同时，他们作为新的讲述者向下一代

演唱那些童谣时，才能够发现其中成人化的一面，

童谣至此在同一个人身上被填补完整，并作为起点

再次传播给下一代。

三、童谣中的成人世界

由隐含作者的概念来看童谣本身，能够发现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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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成人化的部分被隐藏在童趣的叙事语言下。例如

上文提到的 《红萝卜》，就明显是创作者将经济困

难时期生活经验的凝结置入童谣中，其中饱含成人

生存之苦。这首童谣能传播至今，一方面是因为它

道出了某个时期广大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状态，因

此流传极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中以自嘲和自我

安慰来解构痛苦的方式相当具有力量，足以在生活

水准相对较高的现今，仍能起到抚慰作用。这种复

杂的生活经历和心理层次已经超越了童谣看似简单

明了的表象。再例如 《老太婆》一首，嘲讽裹了

小脚的老妇人躲不开汽车跌进水里的滑稽相，其中

有三层含义：一是这首童谣创作的当时仍有裹小脚

女性的存在；二是这种行为因其封建性被当时社会

主流意识形态所批判；三是在由 “汽车”代表的

现代科技文明的社会中，裹小脚的行为必定丑态百

出、难以存续。以上三点几乎就是隐含作者在看似

滑稽逗趣的童谣中想要表达的价值观念，由当时社

会主流的意识形态所影响，顺利将成人世界中 “打

破封建”的意识形态口号建立在儿童的内心深处。

这一类童谣作品有强烈的时代感，当时的社会

文化背景被封存在其叙事选用的意象中，因此也可

以通过这些意象反推其产生、流行的年代。有一首

同 “排排坐，吃果果”类似的教育性童谣，旨在

教导儿童和谐相处、学会分享，通常是两个儿童手

拉手走路时唱：

我们两个耍得好，存钱买手表！

你戴戴！我戴戴！你是地主的老太太！①

后半段在演唱时会配合互指的动作，达到谐趣

的效果。“地主”意象的使用可以确定这首童谣产

生的时代大致在１９５０年土地改革后，所以 “买手

表”这个行为才会同作为剥削阶级的 “地主”联

系在一起，并用 “地主”指代对方作为调侃。儿

童本来无法明确某些词汇的褒贬或政治含义，显而

易见，此类童谣的背后是成人意识形态的某个切

面，其隐含作者所呈现的正是某类当时的成人世界

意识形态之集合。

还有一类童谣，篇幅相对较长，叙事完整，实

际上是模拟儿童的视角来呈现社会世情，儿童虽能

朗朗上口地唱出，但并不能理解其叙述当中的现实

意义，其中的景象完完全全属于成人世界。例如以

《叮叮猫》为题的两首：

（一）

叮叮猫，雷爪爪，哥哥起来打嫂嫂。

嫂嫂起来床头坐，坐死娃娃惹大祸。②

（二）

叮叮猫，海扒子，婆婆带个幺娃子。

公公好欢喜，留到吆鸭子。

鸭子下田打哈哈，鸡公下土啄枇杷。

枇杷叶子翠，活像王幺妹。

幺妹生得白，嫁给张家客。

银子二百两，爹妈舍不得。

轿子打回转，二回又来接。

接到燕儿窝，又杀鸡，又杀鹅，梳妆打扮

见公婆。

公婆不吃油炒饭，打鸡蛋，打鸭蛋，打到

锅头团团转。

公一碗，婆一碗，两个幺姑大半碗。

只有哥儿不争气，打烂家公红花碗。［４］

这两首童谣都以天真欢快的语气讲述了封建社

会悲惨的现实，其中的可怖看似借儿童之口得到了

削弱，其实更具反差。《叮叮猫》第一首讲述的是

女性半夜被丈夫殴打，情急躲避时压死自己孩子、

尚不知会面对何种惩罚的惨剧；第二首篇幅很长，

叙述的转折较多，情节也相对复杂，大概是说青春

美丽的王幺妹被爹妈二百两银子卖给张家幺娃子作

童养媳的故事。成人经历的社会现状被压缩到童谣

中，再以习以为常的欢快口吻叙述，别有一种残酷

意味。儿童在长至成人进入社会之前以此对社会的

阴暗面进行预了解，其中既有警告的意味也有脱敏

的功能。第二首童谣的叙述并不直接，相对委婉，

是因为其中包含的社会现实对童谣的讲述人和受述

人来讲，仍太过赤裸，在传播过程中成人很难开口

向儿童解释清楚如 “卖女儿” “童养媳”这类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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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于是童谣就通过技巧性的叙述隐去了关键。例

如 “婆婆带个幺娃子” “公公好欢喜，留到吆鸭

子”等叙述都是在暗指幺娃子年龄小。在川渝地

区，大人要手把手 “带”的通常是幼儿，家里

“吆鸭子”或赶鸡赶鹅等工作也常由家中儿童担

任。这种不直接叙述的方式使创作者和传播者在童

谣生产传播的过程中，可以加入更多成人化的部

分，一些童谣在接受者成年时才能被其完全 “解

码”也有这个原因。当然，这同时增加了童谣内

容的深度和其活性。

有一些童谣则很可能是因为掩藏着性意味的原

因，而无法直接叙述。这种性意味当然也是来自成

人世界。比如上文讲到的 “羞羞羞，打斑鸠，打

到外婆的屋檐沟”，联系到这是用于惩罚儿童乱小

便的童谣，加之巴渠地区常用 “斑鸠”指代男性

生殖器，就能明白其中的 “打斑鸠”一语，实际

上是对儿童进行性器官惩罚的一种口头替代。达州

地区流传版本的 《张打铁，李打铁》也有某种性

意味隐藏在逻辑散乱的叙述中：

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

姐姐留我歇，我不歇，我去桥洞里头歇。

桥脚有根大花蛇，把我耳朵咬成两半截。

回去爹也诘，妈也诘，诘得我心里过不得。①

这首童谣在全国各地有相当多的版本，其来

源、出处暂且不表，仅谈达州地区的版本，无论是

在传播过程中变形成这样，还是某些传播者有意的

改造，其叙述已经有了可以通过性符号去解读的空

间。如果将童谣中的 “姐姐”看作是 “我”年龄

较大的相好，那 “我”赠给她 “剪刀”的行为代

表了 “我”要同她断绝关系，因此即便她挽留

“我”，“我”也仍然不歇在她家，宁愿去 “桥洞”

歇。花蛇的意象在巴渠地区常指具有性意味的女

性，所以 “我”在桥下遇到的 “花蛇”，正是前文

中的 “姐姐”，她报复性地用我赠给她的 “剪刀”

把 “我”的耳朵剪成了两半截。当然，这只是一

种解读的可能性，童谣逻辑的破碎和语义的含混给

了叙事本身更多的神秘感和可解读空间。

综上所述，童谣虽是口头文学的 “小道”，但

仅以达州地区的童谣为例，就能初步了解其审美、

历史和生活方面多重维度的意义。童谣不仅是童年

时代所独有的，在其童真的叙述背后，隐藏了许多

成人世界的因子。当个体由儿童长至成人，他作为

受述者所记忆的童谣也随着他的成长不断被补充完

整，伴随他成为健全的社会一员。童谣对儿童在成

长过程中的意义难以被取代，就算长大成人，他们

仍会时不时回想起幼时的童谣，作为自己混沌又天

真的童年记忆的标识。如郭沫若在忆及幼时和兄弟

姐妹在月下唱起的童谣：“那时的快乐，真是天国

的了。”［１］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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